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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开白沙黎族自治县青松乡苗村村委会办公室的大门，眼前便是霸王岭林区斧头岭的广袤雨林。
9月2日凌晨5时整，夜宿于此的海南日报报业集团“走进国家公园，探访热带雨林”全媒体采访团按约

定时间准点出门，年近五旬的海南长臂猿监测队队员李文永早已等候多时。
“天快亮了，咱们得加快速度。”一行人跳上车径直往目的地——海南长臂猿C群栖息地的方向驶去……

开了不足10分钟，采访团的越野车
无路可进，只能下车徒步。

李文永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健步
如飞，仿佛脚下的乱石密布、坑洼泥
泞都不存在。紧随其后的采访团借
着头灯的微光，深一脚浅一脚、小心
试探着前进，但还是有采访团成员没
能躲过横倒在路面的树干，跌了一个
大跟头。

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李文永
善意地笑了笑，“这段已经是最好走的路
了。”这话一点也不假，过了没一会儿，脚
下的路顿时变得急剧陡峭起来，有些地
方角度将近六七十度，需要手脚并用，才
能勉强往上腾挪一寸。

几乎是走几步就要歇一脚，以至于
连第一个监听点“长石头”还未到达，橘
色的晨光便已透过交错生长的大树缝隙
照了进来。“快听，有猿叫。”李文永突然
停下脚步，刚刚还累瘫倒在地上的采访
团成员一下有了精神。遗憾的是，猿群
却突然没了动静。

“刚刚是 A 群的公猿在叫，离这
里还有几座山哩。”有着近 10年探猿
经验的李文永，能够根据猿鸣的方位
追寻长臂猿，但A群距离采访团所处
的位置实在太远，他只好示意再等
等，等 C 群的公猿开嗓晨叫，再循声
去追。

天色大亮，期待中的猿鸣迟迟没有
出现。

李文永决定继续往更远的另一个监
听点去，此时恰好另外两名监测队员张
志城、林清也赶上了山，李文永便放心地
留下我们在原地等待，一个人往更远的
深山赶去。

“这种树叫白颜，海南长臂猿爱吃它
们的果。”林清坐在一根倒伏的树干上，
仰头指了指一棵高大乔木。还未等众人
辨清白颜树的模样，林清又迅速从四周
茂密的树林中精准识别出鸭脚木、多花
山竹子、蜈蚣藤等好几种猿食植物。

猿群喜欢往食物多的地方去，监测
队员们便也渐渐摸清猿食植物的种类、
模样和分布区域，总结出几条容易找到
猿的路线和几处监听点。张志城打开手
机里一个用于GPS定位的APP，只见斧
头岭这一小块地图上密密麻麻布满了几
十个猿群易出现的点。

漫长的等待后，李文永那边迟迟没
有传来消息，众人决定起身去碰碰运气。

张志城和林清一个带头、一个殿后，
带领采访团往下一个监听点赶去。接下
来的路已经不能算作是路了，一行人只
能胡乱踩着凸出的石头、盘结的树根，寻
找能下脚的地方下脚，费力攀上一处处
越来越陡峭的山坡。

来回辗转折腾，一连去了好几个监
听点，别说猿影，连平日里一阵高过一阵
的猿鸣也全无踪迹。此时已是中午时
分，一行人体力到达极限，双腿也早就铅
化，再加上考虑到午后是猿群的休息时
间，追寻起来难度更大，采访团只好决定
先行下山。

几乎是手脚并用连
滚带爬，一行人追着模
糊的黑影往越来越密的
林子里钻。

突然间，李文永刹
住脚步，示意我们抬头
看。接下来的一幕，大概
是所有采访团成员都难以
忘记的一个画面——四五
只海南长臂猿在树上翻腾、
跳跃、滑翔，距离我们不过二
三十米远。

摄影记者迅速举起相机咔
咔一顿拍，可惜这些雨林精灵的
动作实在太过敏捷，刚刚对准焦，
小家伙们一个摆臂，便荡到了十几米
开外的另一棵树上。正当众人对着相机
或手机里拍到的残影苦笑时，一只通体
黑色的小猿发现了我们。

近了，更近了，众人屏住呼吸，紧张
又期待地盯着它一步步靠近。最终，小
家伙在一棵距离我们不过四五米外的树
上停下，瞪着圆圆的大眼睛，好奇地朝采
访团打探起来。

“又是这个小家伙。”张志城宠溺地笑
了笑。原来，这是一只3岁多的小猿，也是
海南长臂猿家族里最亲近人类的一个“好
奇宝宝”，“其他猿总会警惕地与人类保持
一段距离，只有它会追着我们跑。”

就这样四目相对了好长一段时间，
小猿终于对我们失去了兴趣，起身跃至
一棵黄桐的树冠间。一条手臂抓住树
枝，小猿身体旋转着，用另一只手抓起一
片树叶，细嚼慢咽地品尝起来。

饱餐一顿后，猿群开始就地排泄，一
时间树冠间“猿粪”、尿液四溅。采访团赶
紧躲闪，李文永却直奔“猿粪”掉落的方向
而去。不起眼的“猿粪”里藏着包括DNA
在内的许多物种基因密码，监测队员除了
观察猿群的种群数量、栖息状态，还要负
责尽可能捡到更多的“猿粪”，带回去交给
相关科研机构做进一步研究。

黄褐色的“猿粪”从很高的树上落下
来，和泥土、枯叶混为一体。李文永却能
一眼认出来，原因很简单——足够臭。
他对这种臭味习以为常，甚至还会用手
掰开这些颗粒状的粪便，找出未完全消
化的果核，从而掌握猿群的进食情况。

正当李文永小心翼翼地将每一颗
“猿粪”装进样本采集试管时，头顶传来
猿群的第二次集体鸣叫。

似乎是吃饱了更有力气，这一次的
鸣叫和第一次相比，像是突然提高了几
个八度，变得愈发尖锐起来。仔细听，会
发现并不是雄猿的每一声“口哨”，都会
引来雌猿的合鸣。林清说，这种情况下，
往往是亚成年或未成年雄猿在学习阶段
的鸣叫，雌猿不会理睬。

高亢洪亮的猿啼萦绕在耳际，一行
人干脆躺了下来，闭眼享受这难得的立
体环绕声。几个监测队员则低头忙着在
笔记本上记录猿群的鸣叫、进食与其他
活动情况，试图从中寻找规律，“看怎样
才能让海南长臂猿活得比较好。”

头顶的树叶开始簌簌作响，片刻后，猿啼再次戛
然而止。

抬头，只见一只毛色金黄的成年雌猿抱着一只一
岁多的幼崽，飞速朝远处的另一片树林跃去。紧接
着，四周的雄猿、小猿纷纷紧跟雌猿的身影，一下子消
失在采访团的视线中。

平日里，猿群在树上跑，林清等人便在底下追。
考虑到采访团在丛林沟壑中行进速度有限，监测队员
决定带我们到果树多的地方提前蹲守。

即便少了追赶猿群的压力，采访团行进起来依旧
不轻松。一路上，沟壑交错，坡陡谷深，覆盖着枯叶的
泥土间不时伸出缠脚绊腿的藤蔓，采访团成员几乎个
个摔了跟头。

就这样边走边爬，匍匐行进至一处峭壁旁时，李
文永示意我们停下。

这是一处因台风造成的大型塌方深谷，大量树木
倒伏后，对面的雨林一度让猿群可望而不可即。为了
修复它们的栖息地，海南林业部门及香港嘉道理中国
保育等民间环保组织给出补植猿群喜食树种、搭建生
态廊道等多个应对之举。

“你们看，这边是一大片黄桐、黄葛榕和纽榕，都是
海南长臂猿爱吃的‘口粮’。”李文永的话还未说完，两三
个猿影果然抓着远处由几根绳索制成的生态廊道跨过
深谷，眨眼间便跃至我们头顶的一片“口粮”树种间。

这一次，那只3岁多的“好奇宝宝”又一次朝我们
靠近，甚至以采访团为中心，在四周的树干间旋转跳
跃起来。

与海南长臂猿以这样刚刚好的距离相处了一个上
午后，收获满满的采访团决定返程。下至半山腰，头顶
却再次传来熟悉的簌簌声。扭头一看，七八个猿影跑
了过来，整个海南长臂猿C群家族终于整整齐齐。

一雄一雌两只成年猿正在交配，不远处的两只小猿
紧紧抱在一起，还有一只雄猿趴在树干上忙着掏蚂蚁窝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猿群上演了鲜活又热闹的一
幕幕，叫人看得眼花缭乱却又动容不已。

“每天看到这一幕，就是我们最开心的事情。”李
文永直言，尽管当监测员的工资不高且工作辛苦，但
他却愿意追着海南长臂猿跑一辈子。

而当采访团追问他们别的心愿时，几名监测队
员异口同声地回答道：修路。“也不多，就是骑摩托车
上山的那一小段泥路。”李文永说，一到下雨天这段
紧挨着峭壁的狭窄陡坡便寸步难行，家里人担心雨
天上山危险，他们又一天见不到猿群就难受，难免陷
入两难。

“我们想花尽可能更多的时间守着海南长臂猿，
看着它们一点点变得强大起来。”张志城说，附近村庄
的老人过去常说海南长臂猿是“可怜的孩子”，他们希
望能改变这一现状，让它们成为真正无忧无虑的雨林
之子。 （本报霸王岭9月5日电）

第一次探猿行动以失败告终。返回
位于苗村村委会办公室的临时驻点休整
一夜后，采访团第二天凌晨5时再次与
李文永等人会合。考虑到第一天爬最开
始那段陡坡便耗费了大半力气，监测队
员决定骑摩托车载我们一程。

雀跃的心情并没有持续太久，跨上
摩托车后座没一会儿，采访团成员便被
颠得心惊肉跳、尖叫连连，仿佛整个人随
时会被甩出去，那滋味并不比徒步攀爬
好多少。10余分钟的车程后，摩托车
无法行车，一行人再次徒步前进。

或许是因为急切地想要见到海南长
臂猿，这一天，我们的行进速度明显快了
许多。不到一个小时，已抵达比“长石
头”更远的一个监听点，此时雨林仍笼罩
在一片夜色中。

“呜，呜，呜……”天欲破晓晕染出一
抹红，不远处倏然传来几声如口哨般的
清亮长音。这一次，不用监测队员提醒，
采访团成员纷纷压低嗓门，兴奋直呼：

“是猿啼！”
几声清亮长音后，树冠间多出短促

且嘈杂的“合唱”，一阵高过一阵，顿时压
过丛林里所有的鸟啼虫鸣。

“雄猿带头吹响了‘起床集结号’，后
面是雌猿的合鸣，这是一种宣示领地、联
络感情的信号。”绵延连续的鸣叫声中，林
清不仅能辨别出雌雄，还能听出哪一声是

“大公”叫，哪一声是“小不点”发出。
“大公”是每个猿群的首领雄猿，在

海南长臂猿C群栖息地，一共生活着2
只成年雄猿，2只成年雌猿，1只亚成年
雄猿和3只小猿。“我们管那只亚成年雄
猿叫‘小不点’，它今年已经7岁多了，是

‘大公’的孩子。”从2010年底成为一名
海南长臂猿监测队员至今，林清见证了

“小不点”从出生、第一次独立觅食到长
成大个头的每一个“猿”生阶段，笑言早
已把它当作是自己的孩子。

如今，“小不点”的鸣叫声已经持续
了半年多，意味着它即将从这个大家族
中分离出去，这让林清有点不舍。“就像
自己的孩子长大了，要送他出远门一
样。”好在“小不点”今后的栖息地并不会
离这里太远，林清随时可以去看它，“就
像A群的猿群偶尔也会来C群的领地

‘探亲’，虽然次数不多，但每一次它们一
起互相嬉戏打闹的场景都特别温馨。”

有趣的是，采访团发现每一声猿啼
出现的方位都相距甚远。“每一只猿都会
单独睡一棵树，之间隔着数百米甚至更
远的距离，也许正是因为这样，它们早上
睡醒时才需通过鸣叫召唤彼此。”在林清
的印象里，猿群只有在没有月亮的夜晚
才会睡得特别近，“它们的视力不算好，
或许聚在一起是为了壮胆。”

蹲在一处叫作“白锥”的监听点，一行
人听得入了迷。10余分钟后，猿啼戛然而
止，只剩下树枝摇晃的“簌簌”声。“快跟我
来。”李文永突然疾步飞奔，一行人急忙追
了过去。此时，天色已大亮，海南长臂猿
完成第一次鸣叫后，开始分头觅食，这是
我们近距离与猿群接触的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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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在以斧头岭为主的霸王岭林区

安装布设300余台红外线相机

实时监测海南长臂猿的生存境况

斧头岭
是霸王岭三大分支山脉之一
也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的核心保护区

这块狭长的原始雨林面积达1600公顷
因保护完好、猿群喜食树种充足

成为海南长臂猿的中心栖息地

在海南长臂猿
C群栖息地

一共生活着2只成年雄猿

2只成年雌猿

1只亚成年雄猿
和3只小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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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3日，在白沙黎族自治县青松乡斧头岭，长臂猿监测
队员张志城记录长臂猿的活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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